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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当代中国的基督教诗歌

宗教与文学

谈论现当代中国的文艺， 我们无法回避基督教
文化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 基督教由于与过去

“帝国主义” 的牵连和现在的无神论语境， 其传播
一度中断， 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的影响在文艺的层面
难得一见。 改革开放后， 此状况大大改变。 1980 年
代末， 刘小枫先生率先以基督教的生命观和世界观
来谈论中西方文化、 文学的差异， 传播基督教伦理
与神学， 《拯救与逍遥》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及其后的 《走向十字架上的真》 （上海三联
书店 1995 年版）、 《沉重的肉身》 （上海人民出版
社 1999 年版） 等著作在人文领域影响深远； 与余
华、 格非、 苏童等人齐名甚至某种意义上比他们更

“先锋” 的小说家北村， 在信仰基督之后， 小说主
题和风格与之前作品相比， 判若两人； 年轻的批评
家谢有顺的小说批评， 因着其背后的基督教文化资
源， 读来也让人耳目一新。 对于诗歌而言， 上世纪
八九十年代无疑是悲怆的岁月， 海子自杀 （1989
年 ） 、 骆一禾猝死 （1989 年 ） 、 戈麦自杀 （1991
年）、 顾城杀妻后自杀 （1993 年）、 老诗人徐迟自杀

（1995 年） ……有意味的是， 仿佛绝处逢生， 在这
些悲剧性的事件之后， 诗人中也开始涌现出大量的

“基督徒”， 他们大多并不隐藏自己的信仰身份， 积
极以诗歌来言说信仰经验中人与上帝的相遇。 无论

从作家还是从作品的变化方面， 当代中国文学里的

“基督徒文学”， 已经开始被人关注。 通常来说， 广
义的基督教文学， 包括信徒的创作与非信徒的创
作。 一般来说， “基督教文学” 是基督教来华之后
所形成的有基督教文化、 思想之影响的， 或反映

《圣经》 的生命观世界观价值观的文学创作， 其作
者群体有信徒， 亦有非信徒。 而 “基督徒文学” 则
是指 “基督教文学” 中已经归信基督的作者创作的
那一部分。 本文的 “基督教文学” 主要指这个范畴
里的 “基督徒文学”， 也可以说是狭义的 “基督教
文学”。

一、 灵性文学

在当代基督徒文学领域， 小说家、 诗人施玮应
该是影响较大的一位， 她不仅是作家， 还是理论家
和文学潮流的推动者。 施玮有一个提法， 就是基督
徒文学应当是 “灵性文学 ”。 中国古典诗学讲究
“性灵”， 是指写作中作家的性情之自由抒发、 诗中
有真的自我、 真性情之外无诗， 等等。 但 “灵性”
不同于 “性灵”， 写作 “不再是藉着人的特性来体
悟 ‘灵’ 的存在与美善 （‘性中之灵’）； 而是灵在
人里面， 藉着人的言说 （文字）、 行动散发出来的

摘要： 当代中国的基督教文学已相当繁盛。 有人将这一类文学称为 “灵性文学”， 旨在强调人
里面的神圣部分。 基督徒诗歌与非基督徒诗歌一样， 应追求美学上的公共性。 以 “文学的标准”
来要求自己的写作是许多基督徒诗人的自觉追求。 不过， 对于基督徒诗人的创作， 人们习惯以

“宗教诗歌” 轻视之。 在文学的范畴内， “宗教” 只是创作中的素材， 因 “宗教” 而轻视以此为素
材的文学， 这种眼光是非文学性的。 从文学的标准看， 当代基督徒诗歌在经验和技艺上， 有些是
相当深切、 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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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息与光芒 （灵之性）。” ① “灵性文学” 的 “灵性”，
其实是肯定人里面神性的确实存在， 期求作家回应
神性的呼声， 抒写符合 《圣经》 与上帝启示的话
语。 《圣经》 说， 人是 “有灵的活人” ②， 人里面
的这个 “灵”， 本来是上帝按自己的形象和样式创
造的， 人也应当活出上帝的形象， 生命中有 “真理
的仁义与圣洁” ③。 “灵性文学”， 其实是人向上帝
回归的文学。

作为一位女性作家， 施玮在成为基督徒之前写
了许多关乎男女情爱、 风格绮靡唯美的小说和诗
歌， 但成为基督徒之后， 她对文学的美有了新的理
解： “性灵文学正是要给予阅读者一双灵性的眼
睛。 让人看见琐屑平淡生活中的美善之光， 让人从
自己扭曲、 污损的生命中看见人里面 ‘神 ’ 的形
象， 看见人原初当有的尊严与荣美。” ④ 《圣经》 中
常说 “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⑤ ， 若真如此，
那么基督徒文学中的美与真， 其实是一种更 “深处
的生命” 的言说。 施玮也由此创作了一系列以 《圣
经》 为骨骼、 以信仰经验为肌理的长诗组诗、 和诗
剧， 在理论探索和写作实践上， 施玮都是当代中国
基督徒诗歌的先行者。

施玮做了许多工作大力推荐当代中国基督徒文
学。 由她主编的 “灵性文学” 第一辑已出小说卷、
诗歌卷和散文卷 （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这套丛书使许多基督徒作家由此浮出水面，
比如小说卷 《新城路 100 号》 展示了除大家熟知的
北村、 施玮的作品外， 还展示了莫非、 区曼玲、 小
约翰、 融融、 慕鸿、 安然、 何西、 杨小娟、 爱米、
徐徐、 尧雨、 鹤子、 陈卫珍、 曹蔡文洁、 山眼、 戴
宁、 文屏、 季芳、 但理等 20 余位基督徒作家的小
说。 散文卷 《此岸彼岸》 除了展示著名作家张晓
风、 杏林子、 王鼎钧等人的作品外， 还展示了另外

50余位人们不太熟悉的基督徒作家的散文。 诗歌卷
《琴与炉》 则展示了施玮、 北村、 鲁西西、 齐宏伟、
空夏、 易翔、 杨俊宇、 谭延桐、 于贞志、 新生命、
姜庆乙、 匙河、 雁子、 王书亚、 殷龙龙、 刘光耀等

26位诗人的作品。
事实上在基督徒诗歌这一领域， 诗人远远不止

这些， 即使在整个汉语诗歌界， 都有一些曾经为人
们所熟悉的作者， 比如 1950 年代出生的岛子、 刘
光耀， 1960 年代出生的阿吾、 宋晓贤、 苏小和、 桑
克、 马永波， 1970 年代出生的黄礼孩、 李建春、 舒
丹丹、 巫昂， 1980 年代出生的李浩、 黎衡、 张慧
君、 孙苜蓿……如今， 他们的名字， 也属于基督徒
这一信仰群体。 最新的一套基督徒诗丛也在 2014

年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丛书第一辑有五种， 分别
为刘平的 《一字一国度》、 刘光耀的 《爱、 死、 忧
郁， 天使的迷狂》、 宋晓贤的 《日悔录》、 李浩的
《风暴》 和荣光启的 《噢恰当》。 可以说， 今天在当
代中国的文学版图上， 人们应当关注基督徒作家这
一群体和基督徒文学这一特别的文学形态。

二、 文学的标准

作为基督徒的文学家， 在写作上， 归信之前与
归信之后自然有诸多不同。 但既然是文学， 对于作
品的文学性， 就不能降低要求。 作为 “灵性文学”，
既应当有言说信仰经验之独特性， 也应当与普遍的
文学有共同努力的目标。 若非如此， 此类文学就成
了只有基督徒关注的文学。 这是基督徒作家不愿意
看到的。 施玮创作了大量的小说， 最新的著作则是
长诗 《辉煌的基督 》， 此著由香港汉语圣经协会

2014 年出版时， 更名为 《以马内利》。 这是一部精
心结构的长诗， 绝不是对耶稣生平的简单演绎， 里
边的想象与叙述， 有作者深厚的神学根基和信仰经
验， 在文学性上也经得起读者的批评眼光。

鲁西西是一位上世纪 90 年代就已成名的女诗
人， 2003 年她在 《生命与信仰》 杂志上以 《你是我
的诗歌》 一文， 正式宣告自己的基督徒身份。 她的
作品也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新风。 相对于同时代许多
女诗人的颓废、 绮靡与唯美， 鲁西西的诗歌给人一
种清新、 明朗的希望之色。 她的那首 《喜悦》 ⑥常
常为人称道。 很多人将之读成了励志之作， 但是，
这里边那激励人的经验 （说不出的大喜乐） 从何而
来？ 人若不理解其基督信仰的背景， 恐怕很难真正
体会这里的信仰经验。 当代诗坛， 不喜欢宗教、 讨
厌谈论信仰、 对基督教误解乃至反感的人不在少
数， 但有意思的是， 人们对鲁西西诗歌大多评价甚
高。 这也许在说明： 她诗歌中除了宗教性的素材，
还有许多文学性的技艺。

基督徒文学始终在文学的范畴当中。 文学性一
直是中外基督徒作家的首要目标。 托·斯·艾略特

（1888—1965） 是 20 世纪英语世界最伟大的文学家
之一， 他给现代文学带来许多经典作品， 如长诗

《荒原》 和 《四个四重奏》、 文论 《传统与个人才能》。
在中国， 始自上世纪初， 就有无数人激赏他的诗作
和文论。 艾略特是虔诚的基督徒， 他的写作与信仰
经验当然无法分隔， 但无视基督教信仰的人， 仍然
可以崇拜作为文学家的艾略特。 这与艾略特的文学
观和高超技艺不无关系。 他认为： “一部作品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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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不是文学， 只能用文学的标准来决定， 但是文学
的 ‘伟大性’ 却不能仅仅用文学的标准来决定。” ⑦

在文学和基督教的关系上， “文学是一种不自觉
地、 无意识地表现基督教思想感情的文学， 而不是
一种故意地和挑战性地为基督教辩护的文学。” ⑧在
艾略特看来， 无论你是以怎样的宗教经验为素材在
写作， 评价作品的标准仍然是文学之标准。

一般来说， 基督徒作家有两个身份， 一是作
家， 二是基督徒。 对于前者来说， 他的写作质量要
在当下的普遍的文学世界站得住脚； 对于后者来
说， 他的作品， 对于信徒的阅读， 是可以接受的，
也算作 “基督教文学”。 但并不仅此而已， 即使是

“基督教文学”， 对于非信徒而言， 他的写作仍然有
美学上的公共性， 因着信仰经验的切入， 他给当前
的文学写作带来了新的质素。

以诗人为例， 在这个时代， 当一位诗人成为基
督徒， 他的诗歌写作我们应该如何去谈论？ 这至少
涉及两个维度， 一个是当代汉语诗歌的维度， 一个
是当代中国的基督教文学之维度。 这两个维度会衍
生出三个问题： 对于当代汉语诗歌， 他的写作的建
设性是什么？ 对于基督教文学， 他的写作又提供了
怎样的意义？ 当然， 最值得关心的问题可能是两个
维度的结合点： 作为一个基督徒， 他的诗歌写作对
当代汉语诗歌有意义吗？ 正如在美术界， 人们对一
位基督徒画家的作品也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他归信
之后， 以信仰经验为主题的作品， 这种绘画形态，
在经验的传达和美学的建构上有公共性吗？ 给绘画
这一艺术门类带来了什么样的问题和启示？ 也就是
通常人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基督徒文艺工作者关
于上帝和救恩的艺术性的言说， 对非基督徒而言，
其意义在哪里？

岛子是 “朦胧诗” 之后颇负盛名的实验诗人。
1987 年 《岛子实验诗选》 由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
公元 2000 年前后， 他成为基督徒。 岛子归信耶稣
基督的上帝之后， 他的诗歌风格由此有明显的转
化。 在诗歌中， 得救的经验时有表述： “……/ 两
条鱼， 五个饼 / 喂活了满目三角形的圆 // 向罪而死
的人 / 就要在死后归来” ⑨ （《挽歌》）； “为玫瑰的
灰烬折翼 / 黑蝉和红叶泥泞了 // 满世界橙黄囚衣 /
高歌： 以马内利” ⑩（《断章： 秋色》）。 值得注意的
是， 作为基督徒的岛子， 此时写的诗作， 在宗教情
感上应当是极为深切的， 但在表达上却相当克制。
“喂活了满目三角形的圆” 当然指的是上帝最特别
的创造———人， 这个人本应当是 “圆” （“圆” 象
征着上帝的创造物最初的完全和无罪）， 但现在他

的眼里却都是 “三角形”， 这里可能隐喻的是犯罪
的人再也不能反映上帝的 “形象和样式”。 所以接
下来有 “向罪而死” 和 “死后归来”。 这里说的是
耶稣基督的救赎。

而在想象方面， 岛子将要传达的情感和经验寄
托在开阔而有意味的风景之中， 使诗歌的境界阔大
而意蕴深远。 《挽歌》 是针对那个犯罪的人、 那个
旧我的。 而 《秋色》 的片段， 反映的却是救赎与赞
美的宏大图景： 满世界橙黄的美景， 其实只是 “囚
衣”， 在没有盼望的人世， 再美的景色其真相都只
是如此 （因为没有真正的心灵自由）， 但现在， 它
们高歌 “以马内利”， 这是得救后对上帝的赞美。

岛子的诗在宗教信仰的层面之外， 你能看到在
情感的克制、 内敛和想象力上的奇诡但不铺张的技
艺。 思想、 精神层面的东西， 在岛子的诗歌里转化
为诗歌的想象、 画面感和一种境界阔大又叫人灵魂
震颤的整体风格。 这种文本的效果在诗的层面一般
读者也是能感受得到的， 这里边当然包括非基督
徒。

这种技艺上的简约风格明显不是语言和想象力
的缺乏， 而是写作经验和信仰经验上的双重累积所
形成的凝练。 这种诗歌非常像 “盐” 这种物质， 它
是一种由无数种物质在漫长时间里 “结晶” 带来的
最终形态。 这种结晶使世界变得有味， 耶稣要他的
门徒去做 “世上的盐”。 有意思的是， 岛子的诗中
也常常出现 “盐”。 他的诗是神圣情感和丰富的信
仰经验在想象和语言中的 “结晶”： “……盐的大
教堂升起， 主啊 / 愿你的国降临 / 自汪洋， 自莫须
有……” 輥輯訛 （《津门大爆炸挽歌》） “……当———/ 星
光和鸡鸣四逃/盐是你的传人……一个时代 /一个弹
壳 // 一蓬衣冠冢 / 一掬黑发 // 一个姑娘 / 嫁给了永
有//和我： 晚年的 /泪水……钟楼与光年 /在圣灵身
边 /兀自耸立” 輥輰訛（《澄明之境》）。

在第一首诗里， “盐 ” 直接指代了真正的信
仰， 这个意象所要说的是： 面对大地上的强权， 信
仰的力量如同 “盐”， 你不可能战胜它。 教堂不在
了， 但 “盐” 的教堂 （真的信仰） 却在升起。 第二
首诗里边， “盐” 直接指代了真正的信徒。 有些人
在苦难面前背叛了 “你”， 但 “盐……的传人” 不
会。 “一个姑娘 /嫁给了永有” 里边的 “永有”， 这
里的 “永有” 是人格化的， 突出了其真实性。 也就
是说， 上帝的永远、 永恒， 是可以触摸， 是可以与
之共处的 。 “钟楼与光年 / 在圣灵身边 / 兀自耸
立”， “钟楼” 是建筑是风景， “光年” 是距离概
念， 这里却形象化为 “兀自耸立” 的物体， 所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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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 万物都在上帝 （圣灵） 的看顾当中。
这里你可以看到岛子在选择 /营造意象上的用

心， 他在信仰话语和当代中国文化之间， 选择的语
言是有公共性的， 正如即使你不明白 《圣经》 中

“盐” 的所指， 你也能分享诗中 “盐” 意象的部分
含义， 能够感受到词语在形象上的立体性及其所传
达的象征性。 无论是在意象的寻求、 想象所呈现的
图景以及信仰经验如何传达等等哪个方面， 岛子的
诗歌在文本的美学建构和经验的言说方式上， 都有
一定的公共性， 这一点对于基督徒文学而言， 是一
个相当重要的启示。

基督徒文学的文学性到底要在哪里寻求？ 我们
相信， 基督徒文学与非基督徒文学有一个重合的地
方： 人类的共同处境的象征和对神圣之物的盼望。
这个重合点在美学上是各个艺术门类赖以成立的语
言/形式， 这形式对应的是人的情感/灵魂， 所以无
论是什么信仰的艺术家， 你都需要去寻找这个合宜
的形式； 这个重合点在经验上是人类的精神困境，
无论你认为这困境的缘由是什么， 艺术的职责不是
给出解决的方案， 而是让人具体地感知这种困境。
艺术的言说方式是在具体化 （诉诸人的感觉、 经验
和想象） 的语言中， 让人获得对言说对象在感觉、
经验和想象层面的具体性。 艺术在方式上不是说教
和宣传， 在目标上不是直奔真理和拯救。 当人在艺
术的美感和力量中真切感受到自我与人类的困境，
从而去寻求救赎时， 艺术的美学效果到这里其实已
经够了， 接下来何为真正的救赎， 则是宗教/信仰的
事。

三、 “忍受” 的美学

李建春的写作风格在 1970 年代出生的诗人中
是较为成熟的， 他应当属于 “知识分子写作” 的阵
营， 作品曾经收入 《中国诗歌评论》 丛书。 不过，
也因为信仰的原因， 他渐渐离开 “知识分子写作”
的诗人群体， 独立于自己的艰苦卓绝、 追求技艺的
长诗写作。 中国的知识分子， 在求知求真的历程
中， 接触、 认信基督教的信仰体系对一些人是很自
然的事情， 但对于作家， 尤其是诗人而言， 成为基
督徒并没有降低其对文学作品的技艺的要求， 相
反， 为着上帝的荣耀， 他们在创作中， 对技艺的要
求更高。

当一个诗人从早期的感觉化的写作当中慢慢成
熟， 开始思虑这些感觉从何而来、 这些感觉到底合
理不合理、 这些感觉有什么用等问题时， 他的写作

已从纯粹的审美领域过渡到伦理学的领域； 从美神
之子成长为要担当自我与人类命运的西西弗是一个
进步， 但在这个进步之后， 其实有更深一步的问
题： 西西弗的壮举是在藐视神明的语境下成立的。
而基督徒对此的回应是： 上帝并未缺席， 上帝的爱
通过十字架上的耶稣、 三日后复活的耶稣亲临每一
个个体， 随时存在。 问题是： 现在你继续依靠上帝
给你的自由意志、 拒绝上帝的救赎之恩， 还是承
认： 比西西弗神话更荒谬的是， 个体的人相信自己
能救拔自己甚至担当人类的困苦。 作为基督徒的李
建春， 其诗歌里的生存经验比以前更复杂了， 同时
在技艺上也更加深切与节制。

李建春的诗集 《出发遇雨： 二十年诗选》 第一
首即是 《街心花园祈祷》， 这首诗的位置可能是一
个象征， 这是重生得救之人的心志： 一切从这里开
始： “我怎能忍受， 在仿佛被提高之后， / 怎能再
下去呢？ 怎能离开呢？ /…… ‘成了’， 黑暗如漩涡
卷入。 求你不要离弃。 /我的喊声里有愤怒和恐惧。
我枯干如/谷壳， 腐败如葡萄， 在成熟的天空下。 //
午后的云散去。 求你怜悯我狂乱的心。 /我学着你，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爱世界， 就不能停下， /如
你所命， 我戴上了美的刺冠。” 輥輱訛信仰的生活不是远
离尘嚣， 而是在世界之中， 但不效法这个世界。 过
去的生活， 也许回忆起来还有点 “美滋滋”， 难以
割舍， 那是旧我的根性， 需要一点点更新。 已经被
提高， 怎能再下去？ 已经进入永生， 怎能再回返？
这是命令， 更是爱。 李建春是一个不为时代精神所
动的诗人， 他的写作更多是在自我的罪污、 世界的
沉沦与上帝的圣洁、 恩宠之间展开。 他写的并不是
人们想象中的 “宗教诗歌”， 他只是从上帝的启示
那里领受了对待自我和世界的方式， 并以之来更有
效地展开心灵的辩白和对历史的沉思。 在 “美” 与

“荆冠” 之间， 新的生命与相应的代价、 新的诗歌
美学与相应的技艺之间， 李建春的诗歌呈现了一种
“忍受” 的美学： 他涌动的情感与经验在言说中非
常冷峻、 节制， 其境界整体阔大、 深远， 但意象和
言辞上又奇诡、 独绝。 虽然与 “宗教” 有关， 但其

“诗” 在词语和技艺上却更复杂了， 如诗选第二首
所表明的： “词语如呼吸一般具有足够的 / 丰富性
和延续感， 以至跨越死亡。 / 由此， 我获得了伸展
的区域， / ‘灯光漂白的四壁’ 不是幸福的局限/而
是无穷， 忍耐给了机会。” 輥輲訛

80后诗人黎衡在诗艺上素来有着惊人的克制与
成熟， 其关于信仰经验的写作， 在技艺上更是值得
关注。 “旷野早已无人 / 四十天的暴雨和四十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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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石 / 宇宙蠕动着饥饿的胃 / 你要独自走向哪一个
小小的星球的背面 / 穿过沉默的光环 / 开始说话，
未来一直涌出鲜血 / 忍耐， 使紧闭的门 / 从死亡的
海底被喷泉顶开 / 你的梦盖满灰尘， 你梦见你不停
地 / 走向自己， 你自己就是国家 / 山巅、 洁白的衣
服 /你在衰朽中成为流浪的琴弦” 輥輳訛。 这首诗处理的
是耶稣在旷野受试探这一经典题材， 但他却写出了
新意， 他没有将诗歌的言辞变成对 《圣经》 话语的
解释， 没有无节制地抒发对耶稣的情感， 而是 “忍
耐”， 思想这件事的 “未来”。 短短的诗行中， 他将
耶稣流血牺牲、 受难、 死亡、 所开拓的未来及成为
今天许多流浪者的 “琴弦” 等等意思表达得非常充
沛， 让人深感诗歌简练而丰富的美。

“……我们走反了方向， 在从未见过的/路牌之
间兜圈……迷路使我们更饥饿， // 更无知。 我忽然
记起附近有一座教堂， / 于是带你去寻找， ‘风不
住地旋转。’ /经过斜坡、 树丛， 我们循着诗班练唱
的 /歌声， 发现它， 在风的无限安静中。” 輥輴訛 这首诗
来自 《新约·约翰福音》 第 3 章第 8 节耶稣在讲到
圣灵时的话： “风随着意思吹， 你听见风的响声，
却不晓得从哪里来， 往哪里去。” 黎衡在抒写这个
经典题材时， 携带了个人的日常生活经验， 他将迷
途、 饥饿和无知的日常生活景象引向信仰的漩涡
中， 在不住旋转的风中， “你” 会发现教堂， 它

“在风的无限安静中”。 诗作最后一句极有意味， 那

“安静”， 犹如风暴中心的安静； 这是迷途知返的人
生历程中的风暴与安静。 黎衡的诗歌写作技艺的娴
熟之风一如既往。

但基督徒诗人总是遭遇一些偏见。 人们谈论他
们的作品时， 往往首先想到： 这是 “宗教诗人”，
他写的是 “宗教诗歌”。 “宗教” 将会使诗歌写作
的指向变得单一， 将复杂的人生问题简单化， 由此
产生的偏见是： “宗教诗歌” 只是一种 “小诗歌”
或 “次要诗歌”； 因为宗教本身在很多人眼里是可
疑的， 由此宗教诗也不应当拿到诗坛的公众层面来
谈论。 宗教是指向人类的终极关怀的话语体系， 对
此轻看， 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认为宗教是将复杂的
人生问题简单化， 这种看法其实是对宗教的无知。
这种无知也殃及了以此为素材的文学。 其实， 文学
好坏之标准并不在其素材本身。 重要的不是作家写
了什么， 而是他是如何将素材 （时代精神、 哲学、
宗教等） “转化” 为具体性的文学作品。 文学作品
的具体性是蕴藉在富有感觉、 想象与经验的语言和
形式之中的， 此具体性之传达才是作家的功力所

在， 是他能被称为文学家的原因。 评价以宗教为题
材的文学， 文学性仍然是首要标准。 批评宗教之可
疑的人与基督徒作家的不同之处在于， 后者把真正
的宗教当作宗教， 前者则是把诗歌、 文学当作宗
教。 他们所秉承的人生态度其实是一种立足于人本
身的 “人道主义” 或 “人文主义” （当前中国文化
中被普遍高举的 “人性化”、 “以人为本” 等话语
也与此有关）。

当代中国的基督徒诗人的创作， 即使不从宗教
角度， 你也能辨认其诗歌在技艺上的价值。 当然，
如果你懂得诗歌文本在题材上的来源， 关于这种技
艺、 关于人本身， 你会知道得更多。 当代中国的基
督徒诗歌， 无论是从作者来源还是从作品本身来
看， 都有许多值得探究的地方， 这是一种有价值的
文学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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